
三、弘化立場：一門專修與八宗

並弘

在弘化立場方面，印光堅定

地秉持「一門專修」，大力地弘

揚淨土法門。這有兩個原因，一

是簡易，二是契機。上文曾提

及，印光鼓勵在家學佛，敦倫

盡分，而淨土念佛法門的簡易特

色，正能方便不同身分職業的人

在一切時、一切處修行，不必定

要削髮披緇、避居山林。他說：

念佛一法，乃背塵合覺，返

本歸元之第一妙法。於在家

人分上，更為親切。以在家

人身在世網，事務多端。攝

心參禪，及靜室誦經等，或

勢不能為，或力不暇及。唯

念佛一法，最為方便。早晚

於佛前隨分隨力，禮拜持

念，回向發願。除此之外，

行住坐臥、語默動靜、穿衣

吃飯，一切時、一切處，皆

好念。

淨土法門的簡易方便，正可

使佛法的修持普及化，人間化，

也能適應當時的動亂時局，無論

生活如何紛擾，只要心中肯念茲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
─印光與太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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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茲，就能夠獲得實益。其次，

淨土法門的契機性，更是印光專

弘淨土的因素，他說：

藥無貴賤，愈病者良；法無

優劣，契機則妙。在昔之

時，人根殊勝，知識如林，

隨修一法，則皆可證道。即

今之世，人根陋劣。知識希

少，若捨淨土，則莫由解

脫。

又說：

淨土法門，乃一代時教契理

契機之特別法。下自五逆十

惡，上至等覺菩薩，皆當修

習，皆可即生超凡入聖。其

餘所有一切高深玄妙之法，

多是契理，而絕不能普契

上、中、下三根之機。

這兩段文字，分別就時節因

緣上與法門較量上來表顯淨土法

門的殊勝。因淨土法門不單仗自

力了脫生死，更有彌陀的大願力

與名號的功德力，能夠使眾生不

須斷惑就能憑藉強大的信願心與

持名功德，往生西方淨土，永出

三界，速成佛道，因此成為通途

法門之外的特別法門。擾攘動盪

的現代中國，環境實在太無常，

人心實在太惶惑，印光弘揚淨土

法門，確實契合廣大人民內心深

處的宗教渴求。他又說：

須知了生死，愚夫愚婦則

易，以其心無異見故也；若

通宗通教，能通身放下，做

愚夫愚婦工夫，則亦易。否

則通宗通教之高人，反不若

愚夫愚婦之能帶業往生。

佛經三藏十二部，內容浩如

煙海，能通一經已經極為不易，

若必欲通宗通教才能修行，不免

令人望之卻步。故此語不啻給愚

夫愚婦最大的學佛信心。又說：

現世國界危岌，尚欲以危險

時際，有限精神，作不急之

法務，企得大通家之名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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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充體面，致自己專修一

事，竟成顢頇乎哉？倘淨土

法門，悉皆諦信深知，再研

楞嚴及各經論。…否則入

海算沙，腦暈心迷，說食數

寶，飢寒莫濟，知好歹者，

決不以吾言為河漢也。

可以看出，印光始終站在實

修的立場來弘法，不僅不鼓勵，

且反對在沒有切實受用的前提下

廣泛研教。他也認為如能深信淨

土法門者，即使一字不識也能了

生死。他舉服藥之喻云：

念佛修持，如服藥然。能明

教理，如備知病源、藥性、

脈理。再能服藥，所謂自利

利他，善莫大焉。若不能如

是，但肯服先代所制之阿伽

陀藥，亦可愈病，亦可以此

藥，令一切人服以愈病。祇

取愈病，固不必以未知病

源、藥性、脈理為憾也。

由此可知，印光教人不需看

經論，是從念佛修持的角度上

說，因經論深廣，法門眾多，

縱使能遍研經論，也未必能了

脫生死；但若從住持佛法、方便

度他的角度上來說，也自當廣研

經論，印光自身即是深入經藏之

人，只是此一層面他並不常提。

與印光的專弘淨土不同，太

虛曾對中國大乘八宗做了判攝與

融貫，建立起「八宗平等」的佛

學體系。故其弘化立場是八宗並

弘，不拘門戶，而尤重視佛法與

新時代的結合。太虛希望將弘法

事業普遍推廣於社會各階層，而

聽眾既雜，所講的經論就必須廣

備各宗教義，才能滿足不同根

器眾生的需求。此外，說法的內

容「若循舊式，必難將佛學打入

思想界之中心，引起人普遍的研

究。」因此講演佛法者必須注意

民族心理與世界動向，使佛法能

夠與科學的、組織化的社會趨勢

相結合。此不僅需要對藏經有精

深的研究，還要能夠旁通世間學

術，加以熟悉運用來化導不同根

器的眾生。太虛認為《華嚴經》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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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提到的「菩薩為利益眾生故，

世間技藝，靡不該學。所謂文

字、算數、圖書、印璽、地水火

風種種諸論，咸善通達」，即是

當今弘法者的典範。然而太虛此

一論點，不免又有過度理想化之

嫌，因《華嚴經》中此段文字所

講的菩薩，乃是十地菩薩中第五

地「難勝地」的大菩薩（菩薩摩

訶薩），而非尚未出三界、了生

死的凡夫位菩薩。以一見思煩惱

未斷、生死苦海未出的凡夫，遍

學一切世間出世間法，是否是佛

法修證次第的本意，恐有值得商

榷之處。

太虛又主張博綜融會古今中

外大小諸乘，來建設新時代的佛

教，也即「不是依任何一古代宗

義或一異地教派來改建，而是探

本於佛的行果、境智、依正、主

伴而重重無盡的一切佛法。」但

必須是「以中國二千年來傳演流

變的佛法為根據，在適應中國目

前及將來的需要上，去吸收採

擇各時代、各方域佛教的特長，

以成為復興中國民族的中國新佛

教。」太虛的此一偉大理想，至

今尚未有實現的希望。但無論如

何，其重視吸納社會思潮、整合

佛教學派、加強團體組織以賦予

傳統佛教新形式，皆是為了使傳

統佛教能夠跟得上時代的步伐，

適應大環境的變遷，在此基礎上

利益更多眾生。其用心之深細、

眼光之高遠、氣局之宏大，在當

時確實無人能出其右，也由於他

的佛學詮釋極具新意，故能得到

學術界的關注與知識青年的共

鳴。值得注意的是，太虛八宗並

弘的規模雖廣大，他仍沒有忘記

佛法不是以博學洽聞，而是以真

修實證為最終目的。他說：

教理之研究，非以增加知識

為目的，而以能導進修行、

趣令證聖果為目的；若研究

教理而不趣重行證者，則研

究教理不但無用，或反有深

害，耗一生之精力，最多亦

成就一時髦學者而已，且能

因之增加貪求名利恭敬，及

貢高我慢等無量煩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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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太虛研學弘法的本末輕

重極為清楚分明，絕不以學理的

鑽研妨礙修行求道。這確是傳統

佛教不可推翻的核心精神，值得

今人警惕。

總上所言，印光以了生死的

佛法第一義為出發點，單提簡易

方便與契合時機的淨土法門作為

其弘化的基本立場，反對時人做

大通家，而給予廣大的愚夫愚婦

以無限的信心；太虛則站在配合

時代思潮、廣攝眾生之機的立場

上，主張八宗並弘，並欲通貫古

今中外一切佛法，建構一個新時

代的佛學體系，因而能得到學術

界的共鳴。平心而論，印光專宗

淨土、不重研教的立場，固有其

背後的一番苦心，然而欲人專修

淨土、確立知見，勢必不能不兼

重經教的闡揚、義學的發展，否

則容易流於空疏孤陋，難以取信

於人；而太虛八宗並弘、博收遍

攝的立場，對於佛教義理的維持

與發展，固然相當有利，然而真

能融貫諸宗者百不得一，且落實

到實修上，除非自創新宗，否則

終不能不取定一宗以為入手處，

否則亦易流於支離汗漫而無所

歸。因此若將兩人與宋明理學家

做一比對，印光之弘化立場可擬

王陽明，太虛之弘化立場可擬朱

子，二說之間似相扞格，其實適

足以相輔而相成。

四、弘化方法：化導人心與整頓

制度

中國佛教叢林發展到清末，

祖風蕩然無存、只存形式者甚

多，逐漸成為中國宗族制度的

「子孫廟」。法派與剃派的傳

承關係，取代了十方選賢制度，

致使叢林中弊端叢生。自戊戌

變法以迄民國的一波波改革運動

中，社會屢興反宗教、反迷信的

口號；政府亦多次推動「廟產興

學」，其中藉興學之名而驅逐僧

侶、侵奪寺院田產法物之事件屢

見不鮮，佛教無疑面臨危急存亡

之秋。在此時局之下，印光並未

捲入世俗的洪流之中，高倡佛教

的改革與自救，反而掩關加功用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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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這並非欲做個自了漢，而是

有其深刻的考量。當時佛教的危

機並不只是佛教自身的問題所導

致，而是牽涉到近現代中國政治

社會的紛亂失序，佛教的命運與

近現代中國的命運緊緊牽繫，不

可分離。當整個中國政治社會都

處於動盪、迷茫、尋求生存之

時，佛教所受到的衝擊已不是單

單整頓叢林即可避免，而政治社

會各方面的問題，也非出家人的

力量可以改變。依據佛教三界唯

心、萬法唯識的義趣，大時代的

災難自是眾生的共業，根本的

解決之道，還是在於心術與風俗

的改良。印光正是在這樣的考量

下，以其言教身教來化導人心，

扭轉共業。

印光所特別關注者，厥為因

果之理與家庭教育。他認為：

「今日世道之亂，為開闢所未

有，究其根源，總由家庭失善

教，及不講因果報應所致也。」

只有深明因果之理，人心方能趨

善；只有重視家庭教育，風俗方

能淳美。印光的此一看法並不是

什麼新見，而是中國儒學與佛學

傳之千載的智慧，他認為時代再

怎麼變，世界再怎麼新，這些道

理終究是「救國救民之正本清

源，決定要義。」他為了導正人

心，以數十年苦修實證的慧眼重

刊經典、印行善書，並破闢偽經

與邪見，樹立修學典範，使廣大

佛教徒的知見得以開明。陳永革

先生稱他所弘之法是「民眾佛

教、社會佛教、平民佛教」，良

有以也。印光弘化的重點，非是

傳統佛教的全面復興，而在於拈

出佛法之血脈精神，建立廣大佛

教徒的正信正見，以作為處世、

修行的基礎。他弘化的方法，

也非開辦道場、登座演法，而

是藉由其書信文章的廣泛流通，

傳平易之道、解眾生之惑。相較

於舊式的叢林講經或新式的學院

研究，更加貼近人們的生活，潛

移默化著神州大地千千萬萬的信

徒。因此他雖刻意低調，行跡不

廣，影響力卻依舊無遠弗屆。

律宗高僧弘一曾讚歎他：

「大德如印光法師者，三百年來

No.522  Dec. 2007∣61 



一人而已。」東初法師於其《中

國佛教近代史》中亦言：「大

師應跡垂化數十年，蓮池以後，

法化之廣，啟導之深，未有如師

者。」當時中國人約有六、七成

的人信仰淨土宗，這一方面是因

為淨土宗自明清以來已是佛教信

仰的主流，一方面也是因印光將

叢林佛教擴展到全民佛教，使念

佛法門的信仰與實踐，獲得了社

會化與普遍化的落實之故。今觀

其《文鈔》中的書信往來對象，

上自佛教高僧、名流居士，下至

無名百姓皆有之，一如其所弘揚

的淨土宗，其化導範圍亦可謂

「三根普被」矣！

印光曾自言：「並不與人說

做不到之大話，任人謂己為百無

一能之粥飯僧。」此種自認平凡

的態度，實恰恰突顯出他不平凡

的高度。印光的信徒更對他做了

如下形容：

印公老人一生行履，的確無

甚奇特，祇是切切實實，做

他性分中事，行他性分中

行…祇是一味率真，教人敦

倫盡分，堂堂正正做個人，

老老實實念佛，從不談玄說

妙，更不炫耀學問，故示深

遠。

印光處在眾聲喧嘩、衝決網

羅的時代，卻示人以老實謹愨的

行者之姿，也有提醒學佛者莫受

狂肆高蹈、擺盪游移的時代風氣

所感染的身教意味。而此一態

度，在資訊爆炸、人心浮動的廿

一世紀當代社會中，依舊值得今

人重視。

太虛所表現出的形象與印光

大異，他具有吞吐一世的豪傑氣

概，自年輕時便與革命黨人、權

貴名流常相往來，有「政治和

尚」、「佛門霸才」之稱，對於

中國乃至世界的亂局，時時流露

出隻手擎天的自負與力挽狂瀾的

使命。正因他對於時勢極重視、

極敏感，所以絕不甘於終生閉門

潛修，而希望為佛教、為民族開

創新局。他說：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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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此世亂，沙門不可安於自

修，而當博施濟眾、涉俗利

生；待正教普被，在家眾堅

固時，再專習至法，為人天

師。

他不僅在中國各處演說弘

法，遊化之跡更遍覆東南亞、

歐美、埃及、印度，其弘化方

式，除了上文曾提及的結合時代

思潮與學說來闡發佛學外，更

重視叢林制度的整頓與僧才的養

成。他於1915年作《整理僧伽制

度論》，希望能建立全國性的統

一佛教組織，然而，由於各種因

素，始終無法具體落實。此後數

年，他陸續發表〈僧制今論〉、

〈建僧大綱〉、〈菩薩學處〉，

已將重心放在僧教育上，尤重視

僧教育學程的次第規劃。大致的

重點包括：（一）訂定有次第、

有系統的教育學程；（二）強調

清苦淡泊、勤習勞動的學習態

度；（三）習律、學教、修證三

階段不可偏廢。且要培養適應現

代社會、住持現代佛教的僧才；

（四）淘汰劣僧，施以僧外之生

產教育，並整頓僧寺產業。由此

可以看出太虛的教育改革，乃是

立基於傳統叢林教育解行並進的

精神，而加入了配合現代社會的

成分。

太虛一生從事佛教改革，但

到最後他認為自己是失敗的，他

曾做了以下的檢討：

我失敗弱點的由來，出於個

人的性情氣質固多，而由境

遇使然亦非少，例如第一期

以偶然而燃起了佛教革命的

熱情，第二期以偶然而開了

講學辦學的風氣，第三期以

偶然而組織主導過中國佛教

會，大抵皆出於偶然倖致，

未經過熟謀深慮，勞力苦

行，所以往往出於隨緣應付

的態度，輕易散漫，不能堅

勞強毅，抱持固執。

其實太虛所說的「隨緣應

付」與「輕易散漫」，是較為嚴

厲的自我批判。客觀上而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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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亂的時局中從事改革，本就有

許多現實條件上的限制，縱使他

英才過人，終究無法抵抗時代洪

流的泥沙俱下；再者他的悲心甚

切，有時不免立論太急，而想做

的事太多，也使他如多頭馬車，

難以專一，倒並非他自身放逸懈

怠所致。以太虛的淵博學養與過

人眼光，當初若能暫緩其佛教救

世的急切之心，而以篤實漸進的

態度，專心致力於小規模的辦學

與改革，待火候稍成後再向外推

擴其事業，相信必能造就出一批

學行精實的僧才，也不致養成許

多「佛化新青年」的淺薄狂放，

造成其與保守派之間的心結。

話說回來，太虛的種種改革

理想，雖因時局動盪而落空者

多，然而其大格局、大視野的改

革精神，以及敢說敢為、勇於任

事的氣魄，仍為佛教的現代化奠

下了相當的基礎與規模。今日台

灣提倡人間佛教的各大道場，包

括星雲的佛光山、聖嚴的中華佛

研所與法鼓山、證嚴的慈濟功德

會等，皆承繼太虛的弘化路線而

來，他們所從事的弘法、學術、

出版及社會福利等各項事業，在

海內外都具有相當大的影響力，

也帶給了台灣佛教界生機蓬勃的

氣象。

總結來說，印光與太虛都深

憫佛法之衰與眾生之苦，而在弘

化方式的側重上有所不同。印光

心知時代之共業難以一日而扭

轉，因此特重正本清源的工作，

高擎德行為身教，宣講佛法知見

為言教，期以導正迷亂的人心；

太虛則本於豪情悲願之不容已，

致力於叢林制度的改革與僧伽教

育的施設，希望藉由制度的規劃

與整頓，使佛教的發展走上正

軌，進而貢獻於世。就印光這一

端以衡太虛，不免有躁進之感；

就太虛這一端以衡印光，又不免

有保守之憾。實則這兩種典型之

間，並無一定的優劣高下，且皆

為現代中國佛教之所需，唯在學

者善自取師而已。 （待續）

試論人生佛教的兩個弘化典型─印光與太虛（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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